
        
            
                
            
        

    
[474] 同性恋性行为方式

 

––––––––––––––––––––––––––—

 

凯查多利在《人类行为基础》一书中提出，同性恋与异性恋在行为上是完全 一致的，只有一点例外︰同性恋没有阴茎阴道交。因此确定某一行为是不是同性 恋性行为，其标准不应当是性行为的方式，而只能是性对象是否同性。这一论点 之所以极为重要，是因为曾经有人认为，口交、肛交一类性行为方式是同性恋特 有的。而事实并非如此，上述性行为方式在异性恋中都存在。

除了在阴道交上的区别之外，一些性学家还发现了在同性性行为与异性性行 为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例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表明，男同性恋伴 侣中有四分之三在作爱时刺激乳头，异性恋夫妻中只有百份之三至百份之四由妻 子对丈夫做这一动作。

同性恋者的性行为方式包括接吻、抚摸、手刺激、口交和肛交，他与异性性 行为的区别仅仅在于无阴道交。同性恋者偶尔采用人造阴茎和振荡器，还有极为 罕见的拳对肛门交。

美国的一项调查将同性性行为和异性性行为作了比较分析，口对男生殖器行 为在同性恋中占百分之十七，在异性恋中占百分之五；口对女生殖器行为在同性 恋中占百分之十二，在异性恋中占百分之六。前者是男同性恋最常用的达到快感 的性方式；后者是女同性恋最常用的达到快感的性方式。同性恋行为中，准备动 作与主要行为之间的界限不如异性恋性行为中那么清楚。此外，同性恋者是更为 有效的性伴侣，因为他们是从自己身上了解到对方的性敏感部位的。 （凯查多利，第３３６－３３７页）

拉里亚对同性性行为的基本方式作出的描述如下︰「很多同性恋男子之间的 性接触并不包括阴茎的插入，而是依靠爱抚，相互手淫，夹股性交，或生殖器摩 擦，口刺激阴茎，相互用口刺激阴部（俚语中的６９式，因双方姿势而得名）， 以及的确涉及阴茎插入的肛门间性交。」 （拉里亚，第１３１页）

 

林纳及其同事对挪威社会中的男同性恋者作了一项调查，也得出类似结论︰ 男同性恋者的主要性方式是相互抚摸、接吻、拥抱，偶有肛交。 （林纳，第７０页）

在目前国内关于男同性恋性行为方式的研究中，能找到的最佳统计资料如下 表︰

男同性恋各种性行为的发生率

性行为种类 曾有过 没有过 未回答 上个月曾有过 ％Ｎ平均次数

接吻 ８６． ７９． １４． ２５６． ４７４６．２ 触摸生殖器 ９３． ９１． ８４． ２５６． ４７９６．０ 生殖器被触摸 ９３． ９２． ４３． ６５７． ０７３７．４ 口刺激他人生殖器 ７５． ２２０．０４． ８４２． ４５９３．３ 生殖器被他人口刺激 ７５． ８１８．２６． １４２． ４６１３．２ 肛门被他人口刺激 ５０． ３４３．６６． １１８． ８２７３．３ 肛门被他人生殖器插入４８． ５４６．１５． ５２３． ６３８２．７ 口刺激他人肛门 ２４． ２６９．７６． １７． ３１１３．２ （潘绥铭，第４２９页）

我们此次调查问卷数据，与潘绥铭的数据大体相符。调查对象的性行为方式 中，以抚摸为最常见；接吻占第二位；相互手淫也比较常见；口交就少多了；肛 交更少。在「从未肛交过」，「不经常肛交」，「经常肛交」这三项描述中，较 多的人属于「从未肛交过」；较少人「不经常肛交」；填写「经常肛交」的人数 所占比例则最少。考虑到中国同性恋者对适用范围不十分清楚的鸡奸罪的恐惧心 理，承认有过肛交经历的人数可能会低于实际数字。

我们调查对像对他们的性行为方式作了下列一般性描述︰「一般两个人好， 就是互相口淫，搂着睡觉。当然是先玩，脱了衣服彼此看，刺激性兴奋点，接吻 等等。」所谓「性兴奋点」据一位以精于此道出名的同性恋者称，男性全身竟有 ２９处之多。

同性恋者的接吻多有法国式的，并还有「舌头拉钩」、「拧麻花」、「舔上 膛」等方式。关于同性恋性方式的其它说法还有︰

「互相先抚摸刺激，然后有口交和相互手淫、肛交。若有人认为太痛苦、太 脏，就放在两股之间。」

「相互手淫、相互口交。６９比较普遍，但这个只能在家里做，不能在其它 地方，如厕所。」

「做爱主要是抚摸，亲吻，口交，手交，有时使用其它工具，肛交不是必须 的。我喜欢爱的感觉，不喜欢暴力。」

「我知道对艾滋病要谨慎一点，我不会去做太离奇的、不卫生的事。不作肛 交，我也不愿口交，只是一般的抚摸手淫。」

有人谈了对接吻的感觉︰「以前我一直拒绝跟人接吻，因为我认为接吻不属 于性行为，而应划入感情的范畴，所以当我第一次与人做了这种事之后，失望得 要命。跟流行歌曲歌词所唱的『我的舌头是美味侍肴任你品尝』一点也不一样。 接吻既不甜也不咸，令人感到索然无味。总之这一切并不令人激动。当然也许是 因为我不爱他。我拚命想要解释这种失望和失落，想了很久。」

一位经常在社会上走动有过许多陌生性伴侣的人说︰「记忆里我一生接过吻 的没有几个，至多三、四个。」

一位年过五旬的同性恋者在来信中这样写道︰「２０岁到４０岁之间，虽结 婚，但妻性冷淡，且十年分居，性生活稀少。性发泄方式是︰或手淫，或在河边 稀泥中，或在暖水瓶胆中插入阴茎寻求快乐；并喜欢在公众场合主要是公厕和浴 池，裸露阳物、观看他人的阴茎。４４岁时，一次在浴池遇一３０多岁的军人干 部，用手在水下刺激我的生殖器。两人同至旅店拥抱、接吻、相互手淫，他还用 口吸吮我的精液，这是第一次。」

「我刚参加工作时住在集体宿舍，一屋住七、八个人，我和他两张床挨在一 起，就有了这种关系，每次都是相互手淫。这种关系保持了半年。」

「我和他的性关系很少。那时我们都是高中生，在一个床上睡觉，别的不会 做，只是拥抱，他是被动的。他有了反应后通过自己手淫解决。」

「我们每星期要做一两次，大多数时间有肛交，最大的快感是他把我搂在他 怀里，接吻是我最快乐的时候。由于肛交太多，我犯了痔疮，痛的时候就不喜欢 肛交，后来不痛时就喜欢。」

一位老年同性恋者这样谈到性快感︰「我的一个朋友是个彪形大汉，年轻时 一表人材。他不喜欢他的老伴。他主动来找我，老想让我给他口交，有时我就满 足他的要求。他×（射精）后感到很舒服，性快感使人热血沸腾，有一种整个人 都解放出来的感觉。」

「我和他９１年认识，９４年发生关系。我这三年都没敢往那方面想。有一 天晚上我下班出去喝了酒，想顺路去看看他。他一个人住，我就和他睡在一块儿 了。我一摸他的裤衩说︰『怎么硬了？』他一笑，我就把手缩回来了。我平时总 喜欢搂着人睡，睡着睡着他就翻过身来把我抱住了，亲吻、抚摸。我从头到尾亲 他，给他叼了，后来就肛交，他是插入者。」

关于同性恋的性行为方式，一般人总以为以肛交为主，其实不然。我们的调 查受条件所限不能作随机抽样的定量统计，但我们深入访谈后所得到的印象，与 前引拉里亚及林纳等人的观察十分接近，即在我国的男同性恋者中，肛交所占比 例并不大，而其它性方式所占的比例则大得多。

调查过程中，不少调查对像讲到不喜欢肛交，也有不少人从未肛交过，或在 成百上千次的性经历中肛交只占很小比例。正如一位同性恋者从他的经验和观察 出所做的如下概括︰「大部份的中国男同性恋者性行为以互相手淫为首，肛交最 不常见。由于局外人从异性恋性行为模式出发，常误以为肛交的情形很多。」

另一位说︰「我和一个朋友同居了几年时间，行为方式主要是手淫和口交， 肛交从未有过。」

肛交不如其它性方式普遍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首先，是客观条件 的限制，其中包括身体条件和卫生条件两个方面。据调查对像反映，肛交受到身 体条件限制（器官大小），并且完了要立即洗澡。中国的大多数同性恋者很难找 到有浴室的处所为发生关系的地点，因此这一说法令人信服。

有关的说法如︰「主动一方器官的大小影响到能不能干成，除非接受的一方 特别喜欢这种方式。」

「我有痔疮，所以没接受过肛交。我跟他说，如果你实在愿意做，我也可以 提供，结果他没有做。」

「我不喜欢肛交，觉得对别人不卫生，对自己不舒服，很痛。口交无所谓， 感觉还好。也听说６９式。」

在发现艾滋病之后，更多人从健康方面考虑，减少了肛交活动。统计资料显 示，通过健康教育等预防措施的开展，美国同性恋男子肛交的发生率已从１９８ ４年的３９％下降为１９８７年的１９％。使用避孕套的人则从相应年份的２６ ％上升到７９％。 （万延海，１９９２年）

调查中发现，近年对预防艾滋病的宣传也部份地改变了中国同性恋者的性行 为方式。虽大多数人认为艾滋病的威胁还不很切近，但有人已出于对艾滋病的恐 惧杜绝肛交行为，有人听说唾液会传泄，连接吻都不敢了。

一位从未肛交过的调查对像这样说︰「艾滋病一旦在那些『卖』的人里传播 起来会很危险的，在有层次的人里情况会好一点。安全措施是个必要条件。我觉 得自己可以终身不要肛交，也可以得到满足。我觉得肛交很不卫生，而且会很痛 苦。我估计，如果我做也不会有快感，被进入只会有痛苦。」但他又补了一句︰ 「很难说我会不会去试一下。」

其次，照一位调查对象的说法︰「干这种事，除了卫生条件好，总还得有点 什么原因。如或者爱别人爱得发狂，乐意被人肛交，或者自己年纪大了，条件不 好，对方条件好，才乐意接受。」这里主要是指肛交行为的被动一方。

不少调查对像承认，自己本身并没有肛交要求，也不喜欢肛交，只是作为一 种交换条件才会作出这种行为。例如一位同性恋者说︰「我只接受过一次肛交。 虽不喜欢，但以接受肛交作为条件是有可能的。有些人有这种要求，为了怕失去 对方，为了感情，有时就能接受。」

另一位同性恋者也讲过，他的恋人为了向他表白爱情，主动提出可以接受肛 交的事情。他说︰「他本来是很男性化的，喜欢干别人，但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感 情，他主动答应这样做，好象是要向我表明他对我的忠诚。」

这种把接受肛交作为获取伴侣感情的条件的做法有一定的普遍性。一位在圈 内较有名气的同性恋者说︰「那次坐火车去××，碰上一个乘警。我一说我的外 号，他马上五体投地。在作爱过程中提出什么都答应。」

「被动肛交一开始是痛的，要有个适应过程，后来会有快感。我同意你进入 我的身体是因为我爱你，两人合在一起是因为爱。」

以肛交作为条件的交换，在没有感情的情况下成为更加纯粹的交易。一位调 查对像讲，他对某人一点感情也没有，但因为他是有用的人，自己就同意接受肛 交︰「他生殖器不大，要求弄后面也会答应，又是有用的人，可是他没提出来。 我们俩之间的性关系，从来都是他提要求，我从来没要求过什么，而且都是好说 好商量。」

第三，有一种乍听难以理解的说法︰「一般乐意接受生人肛交，不乐意接受 熟人这么做，熟人之间都怕因这种事情闹矛盾，所以长期的关系中肛交很少，多 是相互口淫。」

与其它方式相比，肛交更貌似异性性交方式，难免给人施与者是男性角色， 接受者是女性角色的印象，因此施与者有居高临下的感觉，接受者则容易有受辱 的感觉。于是就有了以下说法︰「两人感情好了，交情在那儿，再发生这种事就 好象对不起对方了，不好意思再做这种事了，两人像亲兄弟似的，我就不好意思 做，他再做也会觉得对不起我。」

一位中年同性恋者说到偶然结识的性伴侣时说︰「我跟他接触过一次，第二 次他太粗暴了，要求肛交，他的要求我不能满足，就不欢而散了。」

「有过被动肛交，我不喜欢，可以说很讨厌。对那些特别喜欢的人、不会给 我带来太大痛苦的人，我可以接受，但是熟人也不会过于为难我。」

最后，有少数同性恋者从心理上和道德上不能接受这种性交方式。一位同性 恋者是这样说的︰「我不赞成鸡奸。从心理上讲很厌恶，有脏的感觉，觉得像低 等动物的行为。相互手淫和口淫都可以接受。」

「我讨厌插入，无论是主还是被动都不愿意。自从我有同性恋行为以来，十 五、六年了，肛交不足１０次。」

总之，尽管相当大一个比例的同性恋者都有过肛交的经历，但它确实属于一 种较不寻常、较为重大的事件，至少从发生频率上看，在全部同性恋性行为中不 是频率是最高的性行为方式。

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说的︰「在男性倒错者中，肛门性交其实并 不常见，恐怕还是相互手淫的多。」 （弗洛伊德，第２８页）

然而，男同性恋者当中，确实有人喜欢肛交，甚至有上瘾的。不少调查对 象都承认见过或听说过有肛交上瘾的人，并说︰「接受多次后就会成癖。」

一位资深同性恋者作出一个更为精确的估计︰「３０％的人非常乐意接受肛 交，３０％的人经劝说可以接受，４０％的人无论如何不愿接受。」我们把这个 估计对一些调查对像讲了，他们都认为「差不太多」。

调查过程中，不只一位调查对像提到过俚语「十个扁不如一个圆」。有一位 说︰「自己对肛交无大兴趣，别人有提过这种要求的，不少人有这样要求。提出 施与肛交和接受肛交这两种要求的都有。我认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就曾要求肛 交。」

另一位提到，在某个边远的省份，在厕所里碰到过年纪大的人说︰「哪个小 伙子来×我。」还有一说︰「以前都是肛交，开始挺痛的，后来就不觉得痛了。 我认为我自己是被动型的那种。」

一位年轻的同性恋者 心忡忡地说︰「我觉得由于长期接受肛交，我的体形 和走路姿势会有一点改变，你看我的臀部是不是有点翘？我觉得走在街上老有人 看我。」

一位承认喜欢被动肛交的同性恋者说︰「第一个朋友是我追求他的，他对我 做过两次。我喜欢叫床，和第二个朋友很疯狂，像两个畜牲一样。我们说这不是 出于罪恶感，只是当时的举动、语言事后想想挺下流的。他一下子就进去了，他 进入时我没有勃起。」

一位调查对像说︰「我碰上一个喜欢接受肛交的人，对肛交反应极强烈，我 从来没有见过反应这么强烈的人。整整一宿都没停，老要求肛交。」还有一种说 法，认为接受肛交的并不一定是长相女气文弱的人，「越是黑糊糊像个爷门的， 越是喜欢挨×，后面准行。」

一位５０多岁的同性恋者说︰「一次我在浴池遇到一中年工人，结识后开始 相互肛交，并通过其介绍，认识了许多人。以后在太原、石家庄、杭州、无锡等 地，先后遇八、九十人，肛交者６０余人。现在间隔一、二十天不玩一次，心里 静不下来。喜欢肛交，遇可意者，亦当被动者。因儿女已大，有负罪感，后一两 年引种感觉已渐淡薄。」

这位调查对像还罗列了他一些性伴的情况︰「朋友Ａ，６６岁，１８岁父母 包办结婚，不乐，其同伴人帅，阴茎粗壮，同床相互肛交，如今只能充当被动角 色，喜予他人口交，让人×他，日不空过，得趣时直喊爸爸。

朋友Ｂ，５６岁，１７岁结婚，婚后不久遇一国民党驻军从肛门×他，以后 入道，现在扮双重角色。

朋友Ｃ，４３岁，成年后追一姑娘而怯于开口，姑娘婚后，他再未谈，现在 仍独身，只喜让人×他，彻夜不止，极觉快慰。

朋友Ｄ，４０岁，年轻时同一女工性交受惊，以后转入男性，喜欢插入，时 间可达一小时而不射精，有时不尊重他人，圈内人已大都不欢迎他。

朋友Ｅ，３５岁，人朴实精干，读初中时与同村一中年人干活，受诱手淫， 再后喜窥男性阳物，同外国人玩过（老外为他口淫），对女性冷淡，第一次结婚 失败，第二次结婚后妻子性欲不大，此人极喜用口舔同性全身，乃至肛门（洗浴 后），亦喜夹股刺激生殖器，很重感情，为我至友，虽隔千里，书信不断，语言 含而不露，圈外人很难看懂。」

一位调查对像分析道︰「男性同性恋者的性生活中肛交最少也许是客观的， 但我的体验，这种形式是最感舒服刺激的。玩者少，除心理和环境限制外，生理 条件也有很大关系。肛门紧缩干燥如果又有痔疮，一般人是忍受不了的。如果反 复实践找到了好的克服方法，才能体会到其乐无穷。同性间生理感觉互相了解， 心理也较异性容易沟通，肛门的紧束也比生育后的女阴的松弛性感舒服。」

他还谈了对口交的感觉︰「口交也是如此，我想比肛交心理障碍更大，因此 这些形式的使用有个发展接受的过程。许多异性的结合也不能尽善尽美地发掘性 感觉，原理完全一致。」

调查对像中还流行着一种貌似生理学的解释︰「人的肛门内有性神经，就像 鸡的性交是肛交一样。人类进化后，肛门内的性神经才退化了。」这倒是一种新 颖的说法，我们遍查有关同性恋生理方面的文献，并未发现这种说法有和根据。 但不可否认，确有一些从肛交能够达到性快感的个案，其中不仅有男性，也有女 性。

由于被动肛交伴有疼痛而且姿势显得屈辱，有些调查对像常常将接受肛交与 受虐混为一谈；与之相对应的施予肛交则被视为施虐。他们说︰「接受（肛交） 就是受虐。」

对于这些人来说，与异性恋在同一次行为中双方都能达到性快感不同（或至 少是被动一方享受性快感的机会大大少于主动一方），同性恋行为方式（口交、 肛交）一般总是一方服务，一方被服务，甚至是一方快乐，一方痛苦的。因此这 些人会将主动（施予）一方视为施虐，将被动（接受）一方视为受虐。

正如一位美国的男同性恋所说，在少年时代他从异性恋淫秽色情品中学到， 去爱一个男人就意味着接受他的暴力。作为结果，他从他的第一个情人那里接受 虐待，因为他希望被男人所爱。 （Mac Kinnon，in Stanton，１２９）

在追求者和被追求者之间，追求者在性行为中往往是处于被动地位。一位调 查对像讲︰「×××非常爱我，一次他叫我到他家，进了屋就和我接吻，并说︰ 『你乐意×（肛交）就×我。』我让他把我全身舔一遍，他照做了。舔脚缝的时 候真舒服。」

有时，某些人会因强烈的负罪感而自贬自抑，在性生活中扮演被动接受的一 方，甚至流露出受虐自虐的愿望。一同性恋者说︰「××是××部的副科长，他 总谈起自己的工作、职责、地位，说真不应该干这种事。一次我去找他，气氛很 紧张。大白天的，他正在开会，从会场上跑出来。他要求我脱光，看了五分钟， 给我口淫，要求我×（射精）到他脸上。然后自己手淫，要我抱着他亲吻，一刺 激就×（射精）了，真实典型的受虐分子。」

这些同性恋者心目中的施虐受虐概念同性学中所定义的那种在异性恋中也存 在的虐待狂（sodomasochism）并不完全相同。然而，经典意义上的虐待狂行为 在我国同性恋的行为中也有发现。当然，正如一位调查对像所指出的那样，「它 并不是真正的暴力，而具有性游戏的性质。」

一位调查对象是如此概括他们的苦乐观的︰「痛苦中也有快乐，心甘情愿的 痛苦换得的是性满足。有人这样做是为了得到互换角色的快乐，大部份人感觉到 的都不完全的痛苦。」

一位调查对像说︰「我认识一个有Ｓ Ｍ（性虐待──作者注）倾向的人。 我觉得只要是双方都能接受，能从里面得到快感，这样做又何妨，这是一种情感 的表达方式。」他又补充说︰「我认识的人里Ｓ Ｍ不多。」

另一位说︰「我遇到过一个上海的（同性恋者），他希望我打他……他越痛 苦，我越快乐。他受虐是心甘情愿的。」

「××和人发生关系时很粗野，拿绳捆上，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会体贴。 ××有一段时间和他在一起，身上常有烟头的烫伤……有人愿意找虐待狂，找两 三个人带他到一个地方，几个人同时×他，掐他、打他、用烟头烫他……」

一位调查对像讲到︰「我知道有一个受虐狂，喜欢被人打，屁股都打肿了， 然后接受肛交。」他还总结出如下规律︰「北京人（指同性恋者）里有这种倾向 的不敢说，外地人里的虐待狂、受虐狂不怕说，反正干完就走人，谁也找不到他 了。有一次东北来了一个受虐狂，马上就传开了。有人愿找这样的人。」

「我在圈里和人聊天听说过有人爱施虐、打人、强迫肛交，还要被动的一方 像女人一样呻吟。我认识的人里有人碰到过这样的人，挺危险的。所以说交朋友 时要擦亮眼睛，看好不是施暴的人再发展关系。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喜欢挨打的， 但是我被动肛交时就有受虐的感觉。」

「圈里有喜欢受虐、施虐的，但人数非常少。有些轻微的虐待表现，比如在 做爱高潮时喊叫，用手拍打人家、咬人家。我有个朋友，身上常有紫斑，在浴池 里也会看到有人身上有咬伤。我有过一个朋友，他让我咬他，说是让我给他留个 纪念，我不喜欢这样做。」

一位同性恋者讲过这样一次经历︰「有个人听说我手感强，他找到我，先给 我口淫，满足后要求我把他捆起来，我按他说的做了，触摸他的兴奋点。他又滚 又叫，直到精疲力尽。他感到舒服，叫我亲爸爸。我不喜欢人这么叫我，但喜欢 听到对方呻吟，心理上感到舒服。看到对方在做爱时被弄得叫起来也很舒服。」

他还讲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我跟别人聊天，有个人老跟着我。后来他对 我说︰『我想跟你做爱。』我说︰『你想不想挨打？』他说『想』，我就给了他 两巴掌，他走了。」

捆绑和鞭打正是典型的性虐待狂行为。这种性行为方式不论在同性关系还是 异性关系中均属极端现象，性学将其划为「性少数派」之列。显然，它同一般同 性恋行为中的主动与被动角色这一意义上的「施虐」「受虐」是有区别的。同性 恋者当中不少人持有虐恋的痛苦快乐观，这或许同他们的性行为方式有关。

有性学研究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同性恋人属中，虐恋的发生率高于一般人。 我们调查中得到的印象与此相符︰对于虐恋这一特殊的性倾向，异性恋者中有许 多人对它一无所知︰可许多同性恋者不但听说过这种倾向，而且都能举出他们亲 身经历或听说过的实例。

如何解释这种区别？有社会学家认为，「虐待狂现象在男同性恋者当中比一 般人中更加常见，形式更加暴力，原因在于，在男性之间，攻击性往往容易同暴 力混合在一起。」 （凯查多利，第３６９页）

我们想到的这种区别的另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从异性性行为的各种 方式中唯一不可能做到的一种方式是被动肛交。由于被动肛交过程伴有的疼痛， 以及姿势的屈辱，喜欢这种性行为方式的人群中受虐狂的比例偏高应当是比较合 乎逻辑的现象，因为受虐狂的主要特征就是将快乐与痛苦联系在一起，而且特别 强调受辱的性感价值。

关于同性恋者性行为的频率，「一般人过于强调同性恋的性生活方面，认为 他们性生活过度，不像异性恋者那样有节制。」其实同性恋者的性交频率并不很 高，平均是一周两至三次。有百份之二十的同性恋者一周一次；百份之十三的人 一月一次以下，只有百份之十七的人一周四次以上。」 （凯查多利，地３３３至３３４页）

金赛的调查则发现，一些少年同性恋者的性活动频率在每周７次以上，２６ 岁到３０岁的人中频率有高达每周１５次的。到５０岁，最活跃的人平均是每周 ５次。 （金赛，第７４页）

一项量化程度较高的调查报告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这项以 ９５０名男同性恋者、７６８名女同性恋者和３６０３对夫妻为对象的调查结果 （１９８３年）表明，在两年以内的伴侣当中，男同性恋伴侣性活动最多，一周 三次以上性活动的占６７％；夫妇其次，一周三次以上性活动的占４５％；女同 性恋伴侣性活动最少，一周三次以上性活动的占３３％。所有的人随年龄增长性 活动程度都有下降，在结合１０年后，上述比例在夫妻中降至１８％；男同性恋 中１１％；女同性恋中１％。

男同性恋者性活动程度仍高，但是在与固定伴侣之外；女同性恋者无论是否 与固定伴侣的性活动程度都很低。同性恋活动中的前戏活动（接吻、拥抱、抚摸 和乳头刺激等）双异性恋多。有半年以上关系的异性恋女性，每周性高潮４．７ 次，同性恋女性６．２次，双性恋女性８．８次。自述对快感感觉「强烈」的异 性恋女性占４８％，同性恋女性８０％；双性恋女性８６％。 （Hatfieldetal，１２１）

我们的调查发现，同性恋者发生性关系的频率，与年龄及身体状况有密切关 系。一位同性恋者回忆他同高中同学的性交往︰「那时我们主要是互相手淫，每 周一两次，两天不见就感到若有所失。」

另一位报告说自己在２０至２３岁间平均一星期两次；２４至２６岁时频率 最高，一星期有五、六次；２７到３０岁，平均两天一点五次。一位４６岁的调 查对像说，自己在３０岁时差不多一天一次，现在一周一两次。

一位同性恋者报告自己的性交频率明显高于一般人︰「我１９到２０岁时身 体很好，每天平均超过两次（一达到高潮为一次）；２１至２２岁时每天平均两 次；２３至２４岁时每天平均一至两次；２５岁以后明显感到不如以前，也不想 玩，平均每天不到一次。」

有些人说法比较笼统︰「我一两星期不做就很难受，我每次去找他，他总答 应。」

有人指出，性交频率同饮食质量有关。一位调查对像这样讲︰「去年我开始 吃生牛肉，身体就好起来了。干这事不觉得伤身体，只有一点累。那年我献血以 后还作爱了，很快就能恢复。」

在一些人那里，性交频率决定于心情︰「有时一天一次，有时一周一次，决 定于心情。」

有一位说︰「我和×××好了两个月，感情有一点，只干过五次。」另一位 说，他同某人感情卷入很深，「跟他一夜三次，至少两次。」

有人用性伴做爱的频率来检验他是否忠实于自己︰「他是不是只跟我一人好 从做爱能看出来。４０岁以下的人，一周应该能做两三次，要是不能做的就是有 别人了。」

从问卷数据看，性交频率最高者平均一日一次，最低者为一月一次，中位值 和众值均为每周一次。要了解同性恋者性交的确切频率，应当有随机抽样的统计 数据。基于调查规模，目前我们只能得到个案数据。但据我们的调查对像说，他 们的性交频率在周围同性恋者中属常态，不过多也不过少。当然这只是他们自己 的感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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